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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在寻找自己的根时， 不外乎口传心授

和文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各

自的特点。 草原民族自古以来在草原的世界驰骋游牧，逐

水草而居，那里的空间始终在游弋运动，每一顶帐篷下的

世界在草原和山里随季节变换而确定生活， 由此产生的

精神世界单纯热烈。 所谓诗歌和骏马是哈萨克人的两个

翅膀，生动说明了这个草原民族的文化属性。 相比之下，

农耕民族更趋向于述而不作， 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记

录。 汉族以二十四史为代表，向全人类展示了这种人类记

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作为哈萨克族的阿依特斯则清晰

地用自己的文化把口传心授的草原游牧文化向历史做了

另一种表达，这就是活性的原生态记忆。

一、阿依特斯应起源于古老的民歌
阿依特斯是哈萨克族历史悠久的一种对唱艺术形

式，它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 但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古老

的哈萨克族民歌，阿依特斯的历史源远流长。 不能否认，

草原丝绸之路在中亚地域的交流也拉近了哈萨克先民同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中原文献记载了哈萨克族主要族源

之一的乌孙人和西汉的交流。 “乌孙……使使献马，愿得

尚汉公主为昆弟。 天子问群臣，议许，曰：‘必先内聘，然后

遣女。 ’乌孙以马千匹聘。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

公主，以妻焉。 ”①此后又在与龟兹的联姻中和龟兹乐进行

了对话，不能不说三者之间有着一定的互动。

作为民间的阿依特斯有文字的描述虽然较晚， 但是

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民歌开始出现的时候。 哈萨克人历来

有着把本民族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人物、生活习俗、

宗教哲理、兴趣爱好、喜怒哀乐和男女之间的情感等编成

诗词填入某种特定的歌调演唱相互交流、交谈的风习，它

有可能与古代先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以歌代言谈话、

对唱及原始宗教有关的各种习俗和传统有着密切的关

系。 这给我们一种暗示：有关游牧民族的历史和民歌其实

密不可分。 民歌是传承文化的一种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简

单明了，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自由奔放，这和哈萨克人

的游牧方式息息相关，也造就出了他们天性乐观、自在、

通达的性格。 18 世纪俄国著名学者毕秋林曾记述：“公元
6 世纪的突厥人将民歌相互对立、轮流歌唱。 ”9～10 世纪
的爱情类长诗（叙事诗）《阔孜情郎与巴艳美人》、《吉别克

姑娘》中都有阿依特斯的描述，可见迟至公元 9～10 世纪
已有了阿依特斯这种对唱形式。

阿依特斯的来源和古老的哈萨克民歌有着密切的关

系，在某种意义可以说是拓展了民歌的道路。 阿依特斯和

民歌所选用的曲调在音乐结构、调式、旋律、节拍、内容等

方面都没有严格的限制与约定， 也没有固定的曲牌或相

应的唱腔流传，演唱者一般多弹奏冬布拉为自己伴奏，或

不用冬布拉伴奏清唱。 每年夏天，哈萨克族牧民转场到水

草丰美的夏牧场， 相邻的牧民都要聚集在一起举办阿肯

弹唱会。 阿依特斯艺术源远流长，背景深远，植根于哈萨

克民间，充满浓郁的哈萨克口头文学和音乐文化特点。 它

具有突出历史、世代传奇的特点，在哈萨克民间有着较大

的影响。 根据内容的不同分为阿肯对唱、传统对唱等。 阿

依特斯歌词均为即兴创作，没有固定的唱词。 因而阿依特

斯阿肯必须有敏捷的才思和渊博的知识、 出口成章的才

华、对事理透彻的了解和较高的艺术修养，要在瞬间对答

如流，以理以才服人。

阿依特斯的产生和其生活环境、游牧传统、民族心理

是分不开的。 地域、气候、传统、生活方式的持久如一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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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特斯在草原上历经千年没有消失， 牢牢继承在族群

里，成为哈萨克族的集体财富。

二、阿肯是阿依特斯的传承者、播种者，同时也是

历史载体，记载了民族记忆
阿肯是哈萨克族活着的历史字典。 一代一代的薪火

相传， 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各种信息在阿肯身上得到

了复制， 阿肯作为载体几乎发挥了等同于历史文本的作

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阿肯的记忆中，把过去的历

史、 传说以及其他民间文学都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使其得

以流传，记忆和记录着自身的历史传承。

阿肯是我国哈萨克族人民对来自他们中间的游唱诗

人的一种尊称。阿肯是诗歌的创作者、演唱者、传播者。草

原上，阿肯的歌声是哈萨克族人的口头长诗；蓝天下，阿

肯的歌声，传达着哈萨克族人最真挚的情感。 阿依特斯在

阿肯这里，得到了生命的张扬和入世，也成为了哈萨克族

精神世界的依靠。

事实上阿肯已成为游牧在天山南北大草原上哈萨克

族的灵魂吟唱者， 而阿依特斯就是灵魂吟唱者的思想和

创作记录， 用无字文本把哈萨克族的生活和历史用悠扬

的歌声镌刻起来，代代相传，记忆着每一代人的历程。 正

如哈萨克族的一句俗语：“阿肯活不到千岁， 他的歌声却

能流传千年。 ”“草原文化的载体是人，他们走到哪里就把

这种文化带到哪里。 因为人是载体，单个的人身上就不容

易表现得那么完整、那么鲜明，只有群体才会把牧民的心

理禀赋清晰地表现出来， 也因为牧民的文化不是靠文字

记录诉诸于人的理性，而是靠直观直觉激励人的感情，群

体形成的文化氛围更显得至为重要。 在一个群体中，人们

靠着感觉器官可以从别人身上译读这种文化，互相感染、

互相影响、互相启发、互相观摩、互相监督。 在这个群体汇

中，还有饮酒、唱歌、舞蹈、英雄史诗、说唱在不断呼唤人

的活性精神元素。 ”②

阿依特斯内容广泛，有神话、故事、诗歌、民歌、谚语、

格言等， 这些作品经过一代代阿肯们的口头吟唱传承积

累下来，并形成了哈萨克族丰富的口头文学。 阿肯们则是

诗歌的创作者、演唱者和传播者，无论是婚丧嫁娶、宗教

典礼、生活习俗等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传统演唱。 “这些

诗歌对民族发展史、 民族关系史和宗教史的研究都有很

重要的价值。 同时，它又是研究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

民族学、民俗学的重要资料。 ”③

三、阿依特斯所蕴藏的文化意义
毫无疑问，阿依特斯是哈萨克族的民族瑰宝，也是全

面反映哈萨克人民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因此，阿依特

斯也毫无疑问地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被列入中国

首批 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传统艺术的阿依特斯，保持了其“源”的来历，经过

千百年的发展，无数代哈萨克人的心血，始达成今天的成

就。 现代社会的审美趣向的迅速转轨，使阿依特斯等在内

的文化遗产面临的文化生态危机却是无法掩饰之痛。 基

层“根”部欣赏群体由于老龄化面临的几乎集体消失，让

阿依特斯等千百年来建立的优势几乎丧失殆尽、 失语。

现代文明在后工业化时期， 各类流行文化形成新的

权利话语， 掌握和左右着话语权， 改变着人们的审美趋

向，这些对于古典传统的解体是致命打击。 社会生活方式

的巨大改变， 随着现代文明的渗透日益凸显出和传统的

矛盾与不兼容。 传统艺术包括阿依特斯等在内，生存状态

形势极为严峻。 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生存空间狭小，生存和

发展成为悖论，究竟如何生存，找到一席之地，在多元文

化的现代社会框架中，是面临的最大问题。 从宏观上看，

这也是所有传统文化共同面临的共同命题。

从目前看， 现代文明的气息动摇了几千年形成的传

承机制。 民间聚会规模也随之越来越小，都使阿依特斯在

内的许许多多的原生态艺术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小，同

时还面临发生着变异的危险。

传统文化的根能否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取决于我们

这个时代的是否有薪火相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保持文

化基因的纯洁不受任何病源的袭击， 是目前面临的一个

考验。 而当前面临的悖论是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以及

阿依特斯在内的原生态艺术的本真， 而不会成为被异化

的文化“物种”和被迫“基因变种”。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阿依特斯是体现哈萨克族民

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 是哈萨克族民族精神气质的符

号，也是哈萨克族民族、族群的文化生命密码，这种文化

基因的存在与否可以宣判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消亡和坚

挺。 今天回眸我们身边的一切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既感

叹于世事沧桑、岁月流转的沧海桑田，又惊叹于祖先们独

具匠心的创造。 经过了无数岁月的浸润，它们仿佛服用了

瑶池的仙人草，在民间得以长生不死、薪火相传。

①《汉书·西域传下》。

②孟驰北 ：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 》， 国际文化交流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哈拜：《哈萨克阿肯》，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

［注 释］

51


